【如正式引用，须自行核实】
王胜全副教授的口述校史
学生记者  王  琛  潘  诚

一、采访时间

2011年5月22日下午。

二、采访地点

王胜全副教授家里。
三、人物简介

王胜全，男，1943年11月生，广东梅县人，中共党员，副教授。1969年毕业于广州中医学院医疗系。毕业后留校参加工作，安排在内科教研组。先后经组织安排，跟师全国名老中医刘赤选，系统学习和总结刘老的临床经验。后曾任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内科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兼任广东省中医学会呼吸病常务委员。几十年致力于中医内科临床、科研及教学。不单具有较丰富的理论知识，还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尤其在肺病研究方面，有较高的造诣。擅长治疗肺科的各种疑难疾病，如急慢性支气管炎、肺炎、阻塞性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支气管哮喘等各种肺科疾病。曾发表《毛桃合剂为主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39例》等多篇学术论文。任编委参与、编写供硕士研究生班用的《中医内科学》呼吸系统疾病大部分章节等等多种中医内科教材、中医内科手册。参编《中医五脏病学》。主研“千金苇茎汤治疗肺部感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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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课题，参加“肺系急救症研究“国家中管局课题。

四、采访记录

记：您能向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您的人生履历吗？

述：要说起来，我们这批人，在1962年经历了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提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所以很多人的条件就是贫下中农，很困难。到县城里上高中的时候也比较艰苦，有些同学还要自己担柴自己赚学费。我的学校离家太远，在学校的饭堂里三年没吃过一点油，没吃过一餐肉。由于条件艰苦,以至有些人放弃了读书，但我们还是觉得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方式，“到底是穿皮鞋还是穿草鞋，就是看你能不能考上大学”。而我的父亲是老中医，所以在父亲的指引下，在临近高考三个月时我报考了医科，最后还是考上了广州中医学院。考上了以后，就发现中医的思维方式与理工科不太一样，起初觉得学起来吃力，甚至有同学的专业思想不太牢固。像中医里讲的阴阳五行呀什么的，像算命卜卦一样，总觉得有点迷信的味道，所以思想上不太接受。再加上我本来是讲客家话的，听不懂更不会讲广州话，所以学习的困难就更大了，尤其是在上大一的时候。后来在同学们的互相帮助下、在老师的帮助下，自己也尽量克服不利的条件，也还算是克服了学习上的困难，成绩也有所好转。等我们大学毕业后，我们留校的同学就比较多，其中也包括我。
记：那您当时的学习条件怎样？同今天一样吗？

述：我们当时是请来了广州本地的名老中医来讲课，最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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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时没有统一的教材，就靠那些老师自己备课，所以主要依靠个人经验，没有统一的标准。在1964年以后才编写了统一的五院教材。也就是五间最老的中医院校，分别是：北京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和上海中医学院。这样，逐渐教材才得到统一。
记：那上课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些老中医的临床经验吗？
述：嗯，对。以前教过我们的课的都是一些名老中医，就像邓铁涛、黎炳南等等很多老师，不过现在健在的已经不多了。当时，因为请来的都是全省乃至全国的名老中医，所以，他们看病很在行。但是要说到讲课呢，就有一些理论表达起来不是很系统、明了。他们原来毕竟以看病为主，当然也有一些原来是从中医药学校毕业的老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像现在的邓铁涛教授、李仲守教授啦……还有很多都是原来在学校教书的。还有李国桥教授等好多老教授都是那个时候毕业的，他们讲课我们就接受起来容易很多，比如在条理性方面就好一些，毕竟有教学功底。学习上的困难还在于我们自己刚刚从乡下来，听不懂广州话。而这些老教授都是讲广州话的，所以为了克服学习上的困难，我们就开始学讲广州话。在寝室里面，会讲广州话的同学就教我们讲广州话，辅导功课什么的。就这样过了快一年，就基本适应了，克服了语言的障碍，不过还是不太会讲，就是讲起普通话来都带着客家话的味道，人家一听就知道是客家人，一直到后来结婚，我爱人一家都是广州人，开始讲广州话，可真正学会讲还是在医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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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病人才学会的。
记：在校任职期间请问您是负责哪一块的工作?那您目前主要从事与临床治疗还是教学科研？
述：我们刚刚入学时时还没有一附院，到了1964年才建了一附院。在建院初期，只是将实验楼地下很小的一块地方作为住院部，我们当时的图书馆、课室等都在那里，实习也是在那里，就是现在被拆掉的那部分。即便是毕业分配的时候，中医院分科也比较简单，内科儿科就在一个科室。那时我们就在内儿科，到后来根据一院的发展内儿科才逐渐分开。但内科里也只有一两个科室而已，像呼吸科和泌尿科就是一个科室，直到后来才逐渐分开。所以我们也就亲眼见证了一院的发展，看着医院一点一点地长大。因为我们在医院里工作，所以随着一院的发展，我们自己也在逐渐成熟，经验各方面也是在这里积累的，一直到我们现在虽然退休了，可也还是在这里生活。
记：那您是什么时候从医院里退休的？
述：我是2004年从医院里的内五科退休的。
记：您可以和我们说一下你刚到我们学校时，我们学校在硬件设施、师资队伍和科研水平上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在诊疗方法上是不是大多依靠传统方法？
述：那时候，一附院处在建院初期，各方面都很困难，与现在不能相比，毕竟万事起头难嘛。我们毕业以后一直留在医院工作。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条件，一个科室里的护士不够，医生上半
  —4—
夜做护士的工作，下半夜再叫醒护士。而且如果有病人死了，要抬去太平间，也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需要医生与护士一起搬运。总的来说一院开始建立时非常艰难，很多地方都还需要逐渐完善。
记：那当时来我们医院看病的病人是不是也比较少？
述：嗯，没有现在这么多。当时对中医院比较信任的人在广州也还不是很多，大家不是很了解，甚至都不知道，所以病人不是很多。后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我们医院的现在好了许多，成为了三甲医院，而且，我们附院的门诊量在广州市来讲，也是相当可观的。
记：我们的附院由不知名走向知名，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呢？
述：可能原因比较复杂。首先就是上级的支持。像卫生部、中医药管理局等领导部门。特别是卫生部成立了中管局，在卫生部里就有了直接管理中医的机构，我们也就直接归了中管局管理。这样以来，上级就比较重视中医学院的教育、医疗、附属医院等方方面面，为中医院的发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如果中医西医再混在一起的话，那中医的发展空间就很小了。还好成立了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学院就像有了娘家一样。如果没有上级在财力、人力、物力等多方面的支持，那做什么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另外，广东的中医是有着良好的基础的，好多外省的大夫来到广东，看到我们科室里的病人那么多，都坐满了，很羡慕。那么如果没有人相信你，没有人找你看病，没有了市场，那还谈什么发展。所以我认为第二点就是，中医在广东的良好基础。第三点就是，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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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们走对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在好几年前，好多地方的中医学院里都强调纯中医。我感觉，纯中医实际上是束缚了中医的发展。毕竟现在不管什么科学，如果离开了自然科学，不和现代的科学挂钩，都会很难发展。中医也是一门科学，也应该不断发展，要是只守着几千年前的东西，就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我们也很容易理解，几千年前自然科学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水平呢，你们也是知道的。况且，现在的自然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如果我们的中医不和自然科学结合，那就是自己灭掉了自己。我自己也不是搞纯中医的，如果我们中医总是在搞那些纯之又纯的所谓“纯中医”，不与现代的科学技术相结合，那不用反对中医的人来打击我们，中医自己就会走向衰败了，这是一个发展的规律。西医，也被称为现代医学，它的知识更新的速度是很快的。现在看十年前、五年前的教材就发现很多老化的知识，那我们中医几千年来的东西就更不可能是金科玉律，不能修改的了。我看中医只有突破自己的发展，才会有前途。像我们的医院为什么发展的那么快，就是因为走对了路。最简单的从经济方面考虑，一个纯中医，一天包一包中药，那中药才多少钱，也就十几块一包。那医院还要怎么发展，连发工资都会有问题。并且现在，人家来看病，你说不出个道理，总是讲中医的那套，人家不搞中医的人也听不懂。而现代医学则不同，它会让人清楚地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不仅如此，现在一项检查、治疗动辄几百块，这些毕竟对一个医院的建立是有帮助的。从看病的角度来讲，比如发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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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知道发热分内感、外伤发热，但现在来说发热的原因就比较复杂，可能是感染性发热，也可能是非感染性的发热。不仅如此，现代任何的新发现、新技术，都会被现代医学吸纳，比如内窥镜，直接就可以看到胃里面的结构，确定是哪种病变，这就是光纤技术被直接引入现代医学的具体应用。后来还应用现代科技发明了支气管窥镜，现在又利用现当代先进的电子电热光学等发展了微创，这些都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如果不用现代自然科学来解释中医的理论，当然会受到时代发展的限制，并在经济方面也会有牵绊。我们的确要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但别人能解决的我们也要解决好，这样病人不就多了嘛。病人多了医院的治疗水平就可以提高，收入也就可以增加。再利用经济方面的实力来买一些房子、扩大一些规模等等。像我们医院这几年建了那么多病房，购买了那么多的设备，大部分是自己的资金，靠政府拨款的部分是很少的。我们也去过其他许多中医学院看过，很多地方的建设很寒酸。而我们的医院里盖满了房子，病人那么多，就是鲜明的对比。所以说，如果我们中医要发展还是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还是要把现代科学理论与中医的理论相结合，好好利用现代科技发展的成果，研究中医的理论，然后再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临床，这样才会获得真正的发展。当然，发展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医药人的不懈努力与探索，这条路是漫长而艰苦的。可如果完全放弃，那便永远失去了前进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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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在您看来，用现代理论研究中医，也就是搞科研，利与弊在何处？这种研究模式在未来将向哪个方向发展？
述：在这方面呢，我感到虽然现代科研的水平还有待于提高，很多科研成果里也还有一些水分。但事实上，我感到现在中医的科研水平，比中医学院刚刚建立时提高了很多。用现代的理论、科研手段来解释中医的理论，也可使我们感到，中医的理论在发展。比方说，脾虚，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是消化不良、大便稀溏、胃口差、消瘦等这些脾虚的症状。但脾虚的实质是什么?用现代的理论又要怎么解释？现在我们的王建华教授就在搞唾液和脾虚的研究，通过对唾液的研究来揭示中医所说的脾虚的实质。我感觉这样才能充实中医的理论。除了做实验，我觉得搞临床研究也是对中医理论的一种发展。通过观察一些病例，从中找出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总结出一些共性的东西。比如，对一些老年人的支气管炎，我们通过对病例的总结、对方药的研究、或对一些治疗方法的探索来观察疗效，这就是我们科室的一些研究。搞了这么多年的中医临床，我们才逐渐体会到中医理论的博大精深，我们不禁想几千年前没有X光也没有心电图机，但是古人能提出一个这样的东西，不禁让我们感觉到们中国人确实有自己独到的智慧，当然了，这些也是在临床过程当中才逐渐体会到的。而在我们做学生期间，还很难体会到病案在中医理论中的作用。因为中医的很多东西真的是在搞了多年临床以后才体会到的，特别是到中年以后才逐渐明白很多医理。因为从认识论来说：中医把人当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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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整体，放在自然界这里面。就是所谓的“天人相应”机制，就是自然界里面的各种不一样的生物，从单细胞的发展到我们现在最高级的人它其实也算是在随着自然界的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也就是说人能够发展到现在，成为拥有智慧的高等生物，是需要同外界的环境相适应的，也是自然造成的。也就是说人与自然是相适应的，在我们中医上就叫做“天人相应”。所以说：用自然界的某些现象来解释人体的一些生理病理现象，从总体上来把握人的生理病理，这个也是中医的一大特色。比如中医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又叫“恬淡虚无，中气内存，邪不可干，病安从来”，这些治未病的观点就是与现代的认识论相符合的。正如毛主席说过：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再如“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人体正气比较充足，即使有邪气但也不会感染到我们，我们也就不会生病。这就好像说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恬淡虚无”，就是不受外界的干扰、不焦虑，没有不良的心理活动，那么你才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与现代医学所说的“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能够使人体的免疫系统正常运行，从而防止病变的发生”这个理论不谋而合。我就想到他们（古人）不知道人体内部的结构，但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真是不容易。而且他们还总结出人体内的病理变化会相互影响，就像“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这个理论，就是一个治未病的理论，就是说疾病在我们的机体内会发生传变，各脏器相互影响。所以说，我们说中医真的是沙子和黄金混在一起，如果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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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认沙子里有黄金，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在中医理论里面，它确实有自己的长处。他不是把人简单的像一个个机器那样看，而是在一个整体上把握。这是我感觉到的一个优点。另外，中医理论还有他的长处，作为中医学院的人，我们要引进现代自然科学的一种研究手段、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从而使中医理论看得见摸得着，这样的话我们中医理论才有发展。但是如果你还是三个手指摸脉，完全基于几千年前的研究方法而不与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上来，那么他的发展将受到限制。虽然你们西医的理论没有西医学院的学生学得那么多，但接触、学习一些还是对你们以后上临床有好处的，也利于你们走中西医的道路。
记:  那您当时上学的时候西医部分的知识有学过吗？
述：说起来我们这一届很可怜，文化大革命时我们正在读大学。1965年的下半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停课闹革命。因为文化大革命，西医的部分我们基本没有学。最后，文化大革命大概进行了两年后，毛主席指出：复课闹革命。当时我们在学医，不但是搞研究的，毕业后工作的对象是人，如果医术掌握的不扎实，在临床上出了问题，我们做医生的也会内疚一辈子。所以毛主席一提出“复课闹革命”，我们就不再搞那些东西而去学习。虽然开始了学习，但面对那么多西医知识，再加临毕业的压力，就没有时间细细地去学习西医的基础知识。所以我们就临时抱佛脚，把这些要学的西医知识掺在一起串成一条龙来讲，两年的西医课程大概用了三四个月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我们就去医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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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临床课的所有课程都没讲，所以我们在医院里什么都不懂。于是我们就想请当地的医生给我们讲讲临床课说说病，但是因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医生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讲不如少讲，因为讲多可能就错多，所以他们也不愿意为我们讲课。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就一再地去请他们讲课，最后，经过我们的软磨硬泡，他们终于肯去为我们讲课。我们非常高兴，还为他们准备了茶水，并约好谁都不能提出和课程无关的东西。除了医院的医生给我们讲课外我们自己也看书，所以那个时候的时间要抓得十分紧，才能学到一些西医的知识。在这时我们接触了西医的知识后，也感觉到西医也有很多东西要学的。到了毕业留校的时候，学校可能也考虑到我们西医方面的知识比较薄弱，就派我们到西医院里去进修，像我自己先后有去中山医、呼研所去进修。或者遇到一些知识更新的课题也派我们去学习，使我们可以在临床上把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的知识重点联系起来。比如见到一个病人之后，从中医的角度辩证，它属于什么证，从西医角度会考虑它属于什么病，辩证跟辨病相结合，这样的话才能走出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如果不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那医院的发展是很难的。又比如以前医院里有这样的一个病案，可以作为一个教训来讲。上午给他看的时候，他肚子痛，拒按，按照中医的话就是一个实证，用小承气汤和一些清大肠热的药治疗。下午他又来看病，医生感觉到自己的辩证是正确的，所以又开了一些药回去。当天晚上病人突然不行了，到了急诊室，医生看了认为是肠梗阻，于是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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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透视确诊为肠梗阻便立即送到手术室手术。剖腹后发现有很长一部分组织已经梗阻坏死，必须手术切除后才能将好的部分缝合，最后的结果是那个病人去世了。如果一开始的就给他透视，如果一开始就很明确确诊为肠梗阻，马上进行手术，那个病人可能还不会去世。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感觉到中医的辩证和西医的辨病还是要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我们急诊的。中西医结合要比单纯的中医或者单纯的西医要有优势，就比如最简单的发热，中医认为是内伤，只是粗线条的判断，但如果是一个急症，是败血症，不单是一个脓毒血症，不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办法，就可能会出事。所以以中医的辩证，加上西医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手段，才会更有效。
记：对于那些中医里的经典想我们这种年龄段的同学用不用去学习？
述：如果你不学习你就不懂它里面有什么内容，你就不知道中医的长处，所以这些还是要去学的。像我们刚进中医学院的时候强调背，这个“背”，到现在还是受用无穷。当时我们背的一些东西背的滚瓜烂熟到现在我们也还可以背出来。（背药名）。在我们刚刚毕业的时候，没什么经验，开方选药组合的时候就背我们以前背过的歌诀。如果只是一个死背，不理解其深刻内涵，这样也只是事倍功半，所以还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背的。像《内经》刚开始学起来很枯燥，没有临床经验难以理解，这是事实，但是如果你真的不去学，又不懂中医理论，到最后就不是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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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成纯西医的了，所以我们学还是要学的。像我们以前，单纯内经就学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些伤寒温病的经典条文都需要我们花大量时间去背诵。我上课的时候主要是讲中医，西医的那部分我不讲。我们还是觉得，要想走好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还是要有中医的功底的。
记：像我们这样的本科毕业生毕业或距离临床还是有一段时间，您觉得我们这样科学合理吗？
述：我们不要对大学教育期望太高，它其实只是解决入门问题，实际上我们课本上的一些知识拿到临床上也不一定有用，但是你解决了入门以后要怎么去深造还要靠你们自己的努力、理解和领悟。医学是一门比较难学的科学，不要看你的同学刚毕业两三年房子也有了车也有了各方面都很威风。我们做医生的，大概在四十岁以后才能临床掌握得比较好，到四十岁之后才能小有名气，所以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要不断地将中西医结合起来不断地创新。同时，培养一种思维模式。毕业以后还是要经过许多磨炼的。有些同学在医院被领导批评心里承受不了或是因为辛苦而哭起来的都有。有时候，本科生面对病人感到束手无策，压力很大。你们在大学解决的事是入门问题，以后还需要不断地努力，尤其经过若干年后差距就开始拉大了，甚至有的人已经选择了改行。所以要成为名医是很辛苦的。
记:您对我们学生在学习上有什么期待或者建议？
述:作为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大学学习不像中学，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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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不同。中学的就是老师堂上灌，大学学习是靠自己，所以更要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机会。你想以后做个医生，名医，现在就要打好基础。
记：您对我们学校有什么建议？
述：嗯，作为学校的话，还是要把大学城那边搞好，加强与医院的联系，增加同学们见习的机会。我们也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学院就是我们的母校，我也是希望它越办越好，培养出更多的人才，越来越发展壮大。
记：谢谢王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注：该采访组获得2011年“口述校史”活动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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